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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水马龙与匆匆打拼之间     愿这片绿洲为您开拓心灵的属地








【明慧网】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一日，台湾台中市市议会第十六届第三次临时会，通过提案《编号卫生类3－12号》“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与非法贩卖人体器官之暴行案”。迄今，台湾二十一个县市中，已有逾半数县市议会通过该案，其它县市议会也正在进行联署提案中。


如众所知，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到中共的残酷迫害，而海峡对岸同样承传华夏文化的台湾，十余年来，台湾法轮功学员从几百人增加到三十多万人，近千个炼功点遍及各地，甚至远达离岛。各级政府及各政党也非常肯定法轮功净化人心、改善人民身体健康的成果，从总统、副总统，历任行政院院长、立法院院长、台北市市长、多位县市市长及县市市议员、各县市的立委等均多次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。◇








台湾逾半县市议会决议


谴责中共暴行





春天里，春风吹


九评奇书显神威


揭穿邪灵假恶斗


天灭中共不可违


夏季里，农事忙


田间地头话退党


三退已超一千万


觉醒自救远灾荒


秋季里，谷穗黄


秋收场上喜洋洋


退出党团少先队


老少平安又吉祥


冬季里，雪初晴


了解真相心光明


大法洪传全天下


恩泽十方宙宇清








民谣：四季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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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被绑架迫害的经历 


2004年5月1日清晨6：30分左右，锦州市安全局、国保支队（� HYPERLINK "file:///C:\\dt\\QaaZ\\9gv2eQLXRYyQbRLj8P\\Xz\\glossary.html" \l "3" ��610�），可能还有公安局参与，强行将我从家中绑架到锦州市国家安全局。我一直被绑在凳子上。一个姓史的恶警开始对我进行非法审讯，这期间还有公安局的人来对我进行非法审问，我不配合他们就动手打我。 


5月2日夜里，我被强行送往锦州第一看守所，在此期间被史姓恶警和另外几个恶警动手欧打。在一看期间，国保支队的李协江、孙治安等恶警非法提审过我一次，我被上“秦琼背剑”此酷刑。5月9日早上我被送往抚顺市罗台山庄，由于身体时刻有生命危险，于5月9日晚，我被送往抚顺第三医院，安全局的李贵文、洪警官等强行院方给我打针，然后再将我带回罗台山庄。5月19日晚，安全局的李贵文、洪警官、宋警官强行将我送往凌海市看守所。6月10日太和公安分局的恶警谎称带我看病，却将我送到锦州市教养院非法教养三年。





二、在锦州市教养院遭受的残害


在新收大队，他们将我强行铐在� HYPERLINK "file:///C:\\dt\\Qa_k\\9gG2ezLhAiyQmALj8y\\Xz\\glossary.html" \l "20" ��铁椅子�上一天一宿。当时我手脚都不能动，脚肿得无法站立，他们又给我带上背扣。


7月2日我又拒绝穿马甲，将我铐在铁椅子上，遭到恶人陈长彬（四防班长）、安德胜（协勤）、祖记兵（协勤），用一根很脏的绳子勒住我的嘴迫害。


我于9月20日再次被带到新收大队，强行进行洗脑，当时由管理科、新收对我进行强制转化。为了抗议这种迫害行为，我开始绝食，恶人陈长彬给我灌食时，故意在里面放了许多盐。第一次给我灌食的是史贞山，第二次是孙立，当时由于被折磨而痛苦的喊叫声几乎整个楼都能听到。当时管理科的刘兴江还恶狠狠地说：“转也得转，不转也得转。” 这次强行转化过程中，参与对我进行迫害的人员主要有陈长彬（义县人）、尹明德（太和区人）、王涛（贵州六盘水人）、孙国泽（太和区人）等。 


在迫害期间生疥疮痒得难受，当时我要求晒太阳，李凤林都恶毒的说：“不转化就不让晒太阳。”


11月25日，他们将我送到中心医院，当时医生建议住院。从公安医院（石化医院）找来医生给我打针和灌食，后来教养院又一天两遍的给我灌食（史贞山直接参与），这期间四防人员也动手打我，而且恶警杨庭伦 还


打我嘴巴，口口声声说我给他找麻烦，让他不能回家（院办田科长和四防员孙继刚在场）。绝食期间，还受到白金龙的谩骂，


12月11日，我被单独带回旧楼灌食，杨庭伦对我进行辱骂打了我几个嘴巴。当时四防员刘艳军（锦州人）、田成彬（凌海人）在场。12月12日又偷摸将我带到旧楼，强制转化，我开始绝食，由于夜间发烧，又被带回二大队，当时参与者有李松涛、穆锦生、四防国庆（凌海人），还有一个叫“老黑”的人，手段还是同前，只是多加了看污蔑录象。同时和我被一起带去转化的还有大法学员刘全旺（南票人）。


所有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、生存权被完全剥夺了，而且时刻面临着被教养院恶警酷刑折磨致死的危险。前有大法弟子石忠岩被打死的先例。恶警们心狠手辣人性早已尽失。


呼吁国际社会给予关注，彻底调


查锦州教养院这几年来对大法弟子


犯下的滔天罪行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


学员的非法关押，尽早释放善良的好


人，还法轮大法修炼者一个公道。

















注：二零零四年底《九评共产党》问世后，迅速传遍了大陆的城市乡村，读过此书的人们纷纷声明“三退”（退党、团、少先队），顺天意，保平安。至今三退人数已超过一千四百五十万。








能量场——法轮功学员炼功时拍到的奇妙景象





师正、法正、路正





——采访原广东省法轮功辅导总站站长、


优秀科学家高大维





【明慧网】一九九九年“七.二零”以前，高大维博士曾是广东华南理工大学轻工食品学院的院长，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的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


导师。九四年八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他，目前在美国一家公司做技术与研发经理。


一位优秀的科学家，修炼法轮功十二年以来，他感受最深的是什么？就此记者专访了高大维。下面是访谈录的部分内容。


◆亲身经历让我不得不信


记者：高博士，您是如何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？大陆不少人感觉修炼似乎是虚无飘渺的东西，您能谈谈您开始炼法轮功的感受吗？


高大维：我于一九五三年出生在贵州黔北山区的习水山城，因文革和生活困难只上到初中二年级。一九七七年作为中国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时，已是二十三岁。在三年半大学时间里，我用了半年补完高中数理化，随后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三年大学课程，并奇迹般的考上硕士、博士。毕业后留校工作，获得国家科技奖，并于三十七岁时，被评上华南理工大学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之一。


当时心里想的就是如何做出成绩，如何比别人强，为了名、利、色、气苦苦拼搏奋斗，结果把身体弄的很糟。年纪轻轻我就患上了肝炎、胃炎、支气管炎、鼻窦炎、失眠、习惯性感冒，还有严重的膝关节炎。那时我的腿只能下蹲到六十度就疼的不行了。我家几乎备有市面上所有的保健治疗仪，各种各样的药也吃了不少，我还学了好几种其它气功，但都不管用，身体一直很差，脾气也越变越坏。


九四年八月经朋友介绍，我开始学炼法轮功。开始我觉的《中国法轮功》中讲的有些东西太神奇，不可思议，当时我想：我虽然在社会中有一点成就，可在气功修炼领域我是个小学生。我不能用自己现有的肤浅知识对未知领域妄下断言。虽然李老师讲出的高深道理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，但我知道“真、善、忍” 好，我就先按这三个字起步去做吧！


于是我坚持学法炼功。九四年底，我有幸参加了李洪志老师办的最后一期面授班，也就是广州第五期学习班，那些天，我经历了许多神奇的事。


比如在李老师办的九天面授班的头三天，我坐在那听课，不到半小时我的脚底下就出一滩水印，而我的皮鞋底却是干的。脚换个地方，不一会又出个湿脚印。三天后我的膝关节不疼了，还能下蹲了。我明白，那是李老师帮我把体内的寒气驱除出来了。 


接下来经过两个多月的学法炼功，我肝区部位的皮肤发出了很多小红疱，一颗颗跟玉米粒一样，密密麻麻的布满了，又红又痒。一周后红疱干疤掉皮，同时，口苦口臭，厌食、烦躁失眠等肝炎症状也随之消失了。


就这样，我每天学法炼功，三个月内我原有的七八种病症都消失了，觉的自己变成了个新人。当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。在当年的体检中，医生都很惊讶于我的变化，他们说我的内脏器官好象被清洗过的，血管一根根洗的干干净净的。我知道这是法轮功带给我的变化。


◆法轮功是更高的科学


记者：作为科学家，您怎么看法轮功给您带来的这些变化？如何从科学角度看待法轮功呢？


高大维：我们现在说的科学，主要是指西方实证科学。东方的修炼文化，还有宗教的神奇事迹，都不在实证科学的范围内，但人类的科学也是要发展的，现在科学还没触及到的东西，并不一定就不是科学。目前人类的知识很有限，我们不能被僵化了的观念约束了自己。


就拿我的身体变化来说吧，我没吃任何药，就靠修炼法轮功病就好


了。不光我这样，我认识的中国大陆许多法轮功学员中，甚至成千上万的人都重复了我的经历，这不就是真实而超常的“群体现象”吗？这不正是人类最值得进一步去探索的超常的科学吗？


在我开始炼功的前半年，《转法轮》中讲的开天目、玄关设位、另外空间的许多现象，我在似信非信中都亲身经历过、看见过。《西游记》中讲的很多神话现象，如变大缩小、不怕冷热等，我都


亲身体悟过。那种美妙的感受，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。


法轮功在人的精神境界方面带给修炼者的变化也很大。当时我身边的朋友、学生、同事都发现我的世界观、为人处事、工作方法等都改变了。比如我刚当院长后，由于年轻气盛、主观武断，和领导班子一些成员关系比较紧张。后来学习了《转法轮》中“业力的转化”、“提高心性”等章节后，我开始向内去找自己的不足，一步一步的去检查自己不符合“真、善、忍”的言行、观念和争斗心，一件事一件事的去忍。后来我的心态变的祥和起来，不知不觉中能够在处理问题时考虑对方，结果班子更和谐了，后来我们学院还被评为广东省文明单位。


在日常工作中，我也以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随波逐流。作为学院院长，经常碰到拉关系、收礼送礼等事，我都拒绝了。连单位评职称、申请项目经费等，我也按修炼人的标准，劝告我的员工和学生们，尽量把平时的工作和申报材料搞好，其它的就顺其自然。结果那几年我院晋升高级职称人数在全校是最多的；我们的学院、学科申请项目命中率也是全校最高的。真应了李老师的著作《法轮佛法（在悉尼讲法）》中讲的：无求而自得。


记得一次广东省委机关报《南方日报》采访我和一批有成就的青年专家。记者在采访的最后问我：你生活的座右铭是什么？你最崇拜的人是谁？我回答说，我的座右铭就是时时、事事、处处按照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标准要求自己；我最尊敬的人就是教诲我时时事事处处按照“真、善、忍”行事的李老师。（原载《大纪元新闻网》）◇





用海外邮箱给 d_ip@earthlink.net 发一封空邮件，10分钟内会收到动态网当前网址，点击即可安全上网，看到被中共封锁的网站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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